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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塔，大运河畔一个籍籍无名的
小村，小到望其名而知古今；土塔小
学，几排整齐的砖瓦平房，安放了
300多张课桌，孩子们在这里安静学
习，像遍野的麦子，绿油油、金灿
灿，一季季生长。

6月，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河北
赛区赛场上，一支小学生U12女子篮
球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她们个子
不高，黑黑瘦瘦，一个个如赛场上的
小兽，传闪投运，生龙活虎，奋勇善
战，攻防有度，最终取得河北省第四
名的战绩。在季军争夺赛败北后，孩
子们失声痛哭，裁判长却大声赞美了
这支勇猛的队伍：“孩子，别哭，你
们就是农村的‘回浦’！”回浦——台
州的一个县级市，回浦中学在今年的
耐高总决赛CHBL中，战胜清华附中
获得冠军，一战成名。

不错，这支唯一从农村小学“拼
杀”而来的女子篮球队就来自土塔学
校。如果说篮球场上的逐梦就像追赶
一场涤荡而过的飓风，她们就是在大
运河畔黄土地上肆意张扬、摸爬滚
打、快乐成长起来的追风少年。

比赛期间，好多领队、教练看着
孩子们黝黑的肤色，好奇地问：“你

们是不是在户外训练呀？”
孩子们扬脸问老师：“户内训练

是啥样的？”
老师张张嘴，没有回答，眼里却

闪出了泪花。是的，他的孩子们从来
不知道室内训练是什么感觉，天空作
顶，大地为根，训练场不仅在户外，
刚由砖地面换成水泥地面已经令孩子
们欢呼雀跃，他们最大的奢望就是能
有一块塑胶的篮球场地。

一名来自河北科大的裁判员录制
了土塔学校孩子们比赛的全过程，说
要回去放给他的学生看看。如果他们
愿意，其实可以来大运河畔看看，来
沧县这片黄土地上看看，来看看在全
沧县 200多所农村中小学中，这样的
追风少年，何其之多。

6月 11日至 14日，2023年沧州
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在骄阳下，战鼓
声声，赛事再燃。

小学女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
小学男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
初中女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
初中男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
高中女子组决赛，沧县获得冠军!
在全部六组别比赛中，沧县中小

学各篮球队如猛虎下山，只有高中男

子组取得第二名的成绩。耀眼的战
绩，令全场动容，赛场对手也为之欣
然鼓掌。

不久之前，一个追风少年花了价
值不菲的门票，跑进赛场，与梅西拥
抱，与马丁击掌，赢得全网一片赞
叹。与那个大胆的少年相比，乡村的
孩子们没有那样的世面，更拿不出巨
额门票去看一场赛事，他们唯有日复
一日刻苦训练，在自己的赛场上疯狂
逐梦，在烈日下腾跃出最靓的影，闪
出耀眼的光。

一个来自建档立卡户家庭的孤僻
少年被吸纳进校篮球队后，曾因为没
有一双像样的运动鞋而在篮球场上

“放不开手脚”。老师知道后，自掏腰
包，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孩子所有“后
顾之忧”，让少年成为赛场上自信展
翅的小雄鹰。少年心事当拿云，一片
阴云也能蒙障少年脆弱的心志，自信
阳光，奔跑腾跃，才是少年该有的模
样。跌倒了，含着眼泪一次次爬起；
失败了，回到学校继续训练。老师
说，成长从来不怕失败，怕失败后不
流眼泪、不流汗水。

一群追风少年背后，必定站着一
群逐梦教师。他们，让成长的故事用

泪水与汗水，在黄土地上浸润出明媚
的花朵。

孙建文是沧县树行中学的体育教
师，13年前第一次上课，面对的是一
副破旧的木板篮球架、一块暴土扬长
的篮球场、一块长满野草的 200米操
场。第一次以教练身份带队参加县里
比赛，第一场就被淘汰出局。

“作为一名教育人，我可以接受
输，但我无法接受没有尊严的输。”从
那时开始，像其他学校体育人一样，
孙建文铆着一股劲儿，带着零起点的
孩子们，在篮球场上开始逆风飞扬。

每天早中晚一日三训，训练从不
止息。夏天，男孩子们一天训练下
来，脱下背心，背心的形状已经黑白
分明地“印”在身上；冬天，早上训
练完后，头发被汗水浸湿，又冻成冰
棍，直直地立在头顶。

也许因为没有伞，让奔跑的速度
再快一些吧！篮球操、篮球班级对抗
赛、篮球校本课程、篮球校园艺术节
……育人者们变着花样提升孩子们的
热情与兴趣，引导孩子们由兴趣变成
爱好，由爱好羽化为梦想，由篮球之
梦激发人生更大的目标追求。一级级
比赛，让孩子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选

择，在县、市、省，越来越广阔的平
台，看到了更美丽的风景，也看到了
追梦途中，自己渴望的模样。

沧县兴济中学一个叛逆少年，刚
上初中 1个月便参与了 4次打群架，
家长一接班主任电话，便紧张得不知
所措。身兼德育主任的体育教练魏斌
见孩子人高马大，“强行”把孩子吸
纳进学校篮球队。在一场场艰苦训练
与正面引导下，少年收回了顽劣。考
上县重点高中后，彼时的少年已经褪
去青涩，成长为阳光青年。在一场代
表沧州市中小学参赛的省青少年篮球
联赛中，因膝盖受伤，被抬下场地
时，呜咽着跟新任教练一再说：“对
不起，老师，我不能再继续战斗了，
对不起……”

当一个孩子遭受挫折时，想到的
是集体与他人，是荣誉与使命，这样
的教育，无论成绩如何，都是成功的
教育。

育人是一场没有止境的接力赛，
是对爱心、耐力与育人智慧的多重考
验。成长进行时，没有旁观者。如果
说“追风”是青春最美的模样，运河
少年，他们在黄土地上，正逆风飞
扬，茁壮成长。

夏 莲

凝眸，你的碧水绿影
微绽笑靥
波中充盈你的心事，风起
涟漪的万缕柔情，遗落一池
拥抱在叶间，遐想无边

夏走了，你也走
重新埋入泥泞，让精神
在宇宙中永存
风，掀起我一缕青丝
渗透着一抹禅意，一点忧伤

雨 莲

雨滴，恣意地
滚动着，水晶球的艺术
在叶面写下朦胧诗行

撑着翡翠小伞的阿娥
亭亭玉立在荷塘
细风把柔情嚼碎
痴迷的风竞相追逐

一池春水的舞曲
扭动着曼妙与狂想
思念和情话的雨帘
搅动飞旋
裙摆般的相互张望

思念藏进蕊中
用生命守护着这份爱恋
多少个轮回
等你，那轮彩虹
聚满泪光

月 莲

凌波的月，浑身桂花香卧入水床
轻轻地揽着你的腰肢
风摇着，你的仪态万千
痴痴的倒影，泛在微波之上
诉说着衷肠

星星流过梦的天空
迷离地张望
诗的芳香，浸染叶与花的缠绵
静静地
痴了谁的梦，醉了谁的心房

日 莲

荷花，沐浴如火阳光
娇艳含羞
墨客的大笔，将美丽定格
高洁与倔强，在风中
展示着绝世的芳华
孤独、无怨、无悔

收 藕

荷深藏于自己，沉稳而持重
在漆黑的泥泞中，拔节扩张
白，如雪

冬 至

藕在冷涩的水中伸出玉臂，拥抱
收藕人

笑声，苍老的，脆嫩的
挤满了池塘
挖藕、运藕、洗藕、卖藕
忙碌的身影，热闹的
节奏，充斥着池塘

忘不了，这方荷塘
枯败的叶，把生命留存大地
来年，又是绿叶满塘

被玉米秆遮得严严实实
玉米叶只筛下一点点阳光
它却以绿油油的茂盛
铺展着坚韧与顽强

这是我熟悉的抓根草
也是猪爱吃的抓根草
主茎、分茎伸出数不清的须根
牢牢地抓住故乡的土壤

我像小时候那般使劲拔
它依然那么倔强
不知我是否抓疼了它
但它一定抓疼了大地亲娘

此刻，我的心也隐隐作痛——
曾执意远离老家，向往诗和远方
其实，我的根一直在故土啊
和它一样，在这儿汲取营养

抓根草抓根草
张德平

水岸泊舟 李海波 摄

“看，那里有个龙！”三岁的儿子
尖叫起来，他骑在爱人脖子上，右手
食指指向不远处的桥。

家人很快给儿子纠正，那是一座
桥。我笑着，没说话，边走边看儿子
口中的“龙”。龙横跨在运河上，龙周
身披满彩灯，红光耀眼、紫光绚丽，
蓝光深沉、白光醒目，实在是光彩夺
目。龙的西南面是一片高层建筑，通
身的黄色灯光投射到了龙的脊背。这
样一看，还真像一条龙。龙的腹部温
柔着交错的光影，这些光影在安静的
河面上仿佛复制了另一条龙。当然，
河复制的不仅仅是龙，还有河堤两岸
的花草树木，甚至远处的信号塔、高
层建筑。

“不对，那就是个龙。”儿子纠正
家人的纠正，他还不太会正确使用量
词，把“条”说成“个”。可是，儿
子从没见过龙，他生日小，还没正式
上幼儿园，平时在家读的绘本里也没
有龙。他怎么能脱口而出一个“龙”
字呢？他上一次说“龙”，还是在他
一岁半时。那天我给他放洗澡水，先
放热水，再放凉水，为快速平和温
度，我用他的小毛巾在浴盆里来回摆
动。儿子站在一旁，兴奋地叫道：

“龙，龙！”当时的我也很疑惑他没见
过龙，怎么还能说出龙的比喻？但很
快，我找到自我解惑的理由：龙本就
是镌刻在我们中华民族血液里的记
忆。我也很开心，为儿子丰富的想象
开心。我想起之前我给他剪指甲，他

会把剪下来的指甲说成是月亮；我也
想起之前带他去桥头看运河，他把弯
曲延伸的河说成是龙。孩童，最可贵
的就是想象。

我接着儿子的话说：“对，那个
地方很像龙！”儿子听后，先是歪头
看我，一脸得意：“妈妈，我们要去
看龙！”然后又回头看向我爸妈：“姥
姥姥爷，我们去看龙！”一家人被儿
子天真的话语感染，周围的空气也活
泼起来。

“龙”在东北方向。朝着这个方向
走去，路标或公园示意图随处可见，
十步一盏路灯，三五步一块“萤石”，
我们一点也不担心迷路。儿子索性从
爱人身上下来，时而跟着路灯走，时
而跟着树影走，时而跟着一只低空飞
行的夜虫走。路上的行人不少，也
是，这个点，正是人们夏日晚饭后休
闲的时候。大家似乎很默契，人虽
多，但并不喧哗。迎面走来一群健步
走的老年人队伍，个个精神抖擞，步
伐矫健。父亲微笑着向他们竖起大拇
指。很快，健步队伍依次向我们竖起
大拇指。儿子也竖起大拇指，连说两
个“棒”字。

“龙”很近了，定睛一看，“龙”
脊侧面中央是桥的名字——佟卉桥，
大方周正的楷体，发出黄白的亮光。
再近些，是连通运河两侧堤顶路的

“龙头”“龙尾”。儿子被河堤旁根根直
立的九根船桨吸引。褐色的杆，白色
的桨，在灯光的照耀下，高大有力，

充满生气。儿子问是什么，又问做什
么用。给他答复后，他很快被桥上的
台阶吸引过去。

桥是大单拱桥。我们从东面上
桥，桥台阶上的灯光变化不一，那是
桥两侧栏杆底部的地灯投射出来的
光。鲜艳多彩的事物，往往令人愉
悦。我们大人拾级而上，心里是轻松
的；儿子一步一蹦，和变化多彩的灯
光对话：“来呀，来追我呀！”他是兴
奋的。

到达桥的顶部，大家情不自禁倚
着栏杆观看。这个时候，想俯身就俯
身，因为有栏杆的保护，想张嘴就张
嘴，因为有河水的清香，想深嗅就深
嗅，因为有空气的芬芳自由。抱起儿
子，他又一次喊道：“龙，有光的
龙！”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说的是有弧
度的、灯光璀璨的运河。

往下走，到桥的西面，同样有灯
光台阶。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咪正拾级
而上，它不急不缓，有时把脸凑到栏
杆闻一闻，迎面撞见我们，一点也不
怕生，冲我们温柔地叫唤几声，仿佛
在和老朋友打招呼。两个散步的年轻
女孩，既惊讶又欢喜，蹲下身子和猫
打招呼，猫就像这儿的主人一般，冲
女孩们叫唤两声，然后大方沉稳地离
开了。多彩的光打在猫咪身上，它轻
巧地走着，舞着。母亲说：“这猫真爱
人，都想养只猫了。”我问儿子想不想
养猫，他踏着台阶的灯光，说：“我想
养龙，发光的龙。”

在大运河畔，最不缺的树是
槐树，最不缺的花自然当数槐花
了。

沿着 105 国道，过连镇继
续向北走不太远，两排参天的
刺槐映入眼帘。每到四五月份，
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就挂满了枝
头。坐在车中远远望去，树头上
仿佛顶着一层厚厚的积雪。再看
看不远处的一个个小村庄吧，那
红墙绿瓦间偶尔也会冒出一片片
这样的白来，好似娇羞的小姐在
闺房里躲躲闪闪地窥探着屋外
的世界，又像是登台演出前的
姑娘，既踌躇满志，又有些惴
惴不安。

将运河畔的槐花儿看作是闺
房里的小姐，或登台前的姑娘，
这一点儿也不为过啊！

当尖形或椭圆形的槐叶刚舒
展开身姿，这些女孩儿们便着了
米白色的月牙裙和微微泛着桃红
色的鹦哥绿的束身上衣，挨着泛
着胭脂色的嫩绿的把杆有序地站
立着，等待报幕员一声令下，便
整齐划一地登场。她们高昂着颀
长的脖颈，在一片苍翠的幕布
下，更显出了婀娜之美。

一阵暖风从运河河面吹来，
小精灵们的百褶裙快速地鼓动起
来。裙摆扬起的刹那，纤细的腿
和鹅黄色的鸭绒鞋子就呈现在眼
前了。她们在春风中扭动腰肢，
一股淡雅的香味儿在空气中飘来
荡去。含苞待放的时候，她们静
若处子，平淡到几乎不能唤起人
们的注意。但当长裙抖动的瞬
间，那抹淡白和清香竟撩拨起你
的心弦，让人不得不感慨，真是

“养在闺中无人识，一举成名天
下知”啊！

大运河畔的槐花无外乎两
种。一种是香气氤氲、肤白貌美
的刺槐花，也叫洋槐花；另一种
就是朴实低调、颜色淡黄的国槐
花了。《神农本草》中对槐花的
药用有诸多的论述，这是记录国
槐花的，洋槐花自然不必去凑这
样的热闹。凭着自身的色香味
美，它足以与国槐花平分春色
了。

我的故乡是难于长时间见到
槐花的，这倒不是因为槐树少，
大致的原因可归结为：人们喜食
槐花。

每当槐花即将飘香的时候，
村里男女老少的眼睛就会明亮起
来。他们备好竹篮和长竿，磨刀
霍霍，准备着一场割刈之战。当
第一镰的清脆声响在村子里传
开，大家就会蜂拥而至。所过之
处除了一连串树枝被撅折的声
响，剩下的就是满地的残枝败叶
了。削槐花的人颤颤巍巍地举起
了绑着镰刀的长杆，眯起的眼
睛，随着颤动的镰刀满枝叶间乱
窜。好不容易勾住根枝条了，拼
命地去拉，咔嚓一声，镰刀头断

了。这大多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或毛躁的小孩子干出的事。常削
槐花的人都知道，要将镰刀的刃
部斜贴着嫩枝叶，缓缓拉动木
杆，顺势把枝条削下。

接下来就是撸槐花。撸槐
花虽然有趣，但要细心。稍不
注意，就会被槐枝上的刺扎
伤。抄起一穗槐花来，将一只
手攥住槐花穗头的嫩茎，另一
只手的拇指和食指结成圆环
状，束住头部的一些花，朝尾
部轻轻一拉，随着一阵清脆的
声响，花穗上的槐花就落到下
面接着的竹筐里了。

至于做成什么样的吃的，工
序不同，自然最后的吃法也就不
一样。凉拌、清蒸、做汤、调馅
儿，亦可挂糊后油炸，怎么做都
别具风味。

小时候，家里人最乐意蒸槐
花。撸好的槐花洗净、控水，然
后放些盐和调料，再撒入干面粉
搅拌均匀，最后摊在笼屉上蒸。
最考验功夫的是掌控撒入面粉的
量。加多了最后出锅时会有干
面，放少了，蒸出的槐花又会发
黏。蒸熟的槐花倒进盆里，再浇
上蒜泥，点上香油，一道人间至
美的吃食就做成了。

我在东光的一个小村子里教
了八九年书，每年槐花开的时
候，都会连着蒸上几天的槐花。
周围的同事们一个个瞠目结舌。
后来听说，沧州人不食槐花是因
为槐花有毒，吃了后会全身浮
肿，因此人人敬而远之。而这恰
恰给予了槐花一个完整的生命周
期，让它们能充分地享受这美好
的春光。他们一边给我讲述着食
用槐花的种种坏处，一边偷偷观
察我食用后的迹象。见我并未中
毒，他们才从我的碗里小心翼翼
地捏起一小块儿塞进嘴里，然后
纷纷表示来年自己也要蒸一锅尝
一尝。可到了第二年，一场春雨
将花瓣全打落在地上了，他们依
旧没有行动。从含苞期到满地飘
零，几乎看不到人们去触碰它
们，仿佛它们就该跟槐叶一样，
平淡无奇地生长着，再应季节而
平平淡淡地飘落。这多辜负那满
树的盛情啊！

关于槐树，沧州人骨子里就
有一种敬和爱在里面。黄骅旧城
镇的千年古槐的美丽传说至今为
人津津乐道，当地百姓焚香祷祝
中就有对老槐树的一种崇敬之
情。再或者“问我老家居何处，
山西洪洞大槐树”，也是这种情
愫成就的原因之一。

高雅圣洁的槐花，挂在古老
的槐树上，散发着悠悠的清香。
在某一个时刻，它们一定曾看到
过运河上的灯影残烛，星火点
点，听到有人在桨声灯影下发出

“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
沧州”的吟哦了吧！


